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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以其别具一格的意

识流风格以及娴熟高超的叙事技巧为读者绘制了一幅衰败而又怪诞的南方画卷。在其最负盛名的短篇

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以层次丰富的疾病意象，如自闭症、失语症与疯癫症，

向读者揭示了看似平静的杰弗生镇下潜藏着的异质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的暗流。与此同时，小说中个人

的主体异化具有鲜明的社会畸变性指向，其暗示了战后陷入“迷惘”思潮并被清教主义所侵蚀的病态

的美国南方社会。两条叙事主线在疾病表象的遮蔽之下明暗交织，并峙推进，隐示着社会规约的“满”

与主体意识的“空”，揭露出个人在与社会抗争中的沉默和失语，进一步鞭挞了病态社会对主体的禁

囿、规训与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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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conic writer of the Southern Renaissance, William Faulkner applied his distinctive stream- 
of-consciousness style and masterful narrative skills to paint a picture of the decaying and gro-
tesque South. In his most celebrated short story, A Rose for Emily, based on the richly layered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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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ry of illnesses such as autism, aphasia, and madness, Faulkner revealed the undercurrents of 
heterogeneous ideologies that lurked beneath the seemingly peaceful town of Jefferson. At the 
same time, the alien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ubjects in the novel has a distinct orientation of social 
deformity, indicating a morbid post-war American Southern society caught up in the “confusion” 
and eroded by Puritanism. The two main narrative threads were intertwined under the cover of 
the disease, suggesting the “fullness” of the social statute and the “emptiness” of the subject’s con-
sciousness, revealing the silence and dissonanc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 struggle against society, 
and further denouncing the prohibition, discipline, and persecution of the subject by the patho-
log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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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以其别具一格的意

识流风格以及娴熟高超的叙事技巧为读者绘制了一幅衰败而又怪诞的南方画卷。其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A Rose for Emily)以南北战争时期变迁中的南方社会为背景，以短小的篇幅

向读者刻画了爱米丽小姐从优雅矜贵的贵族小姐沦落为孤僻、癫狂的“杀人恶魔”的异化过程，小说女

主角爱米丽的悲剧背后掩藏的是整个南方社会的悲剧性命运，这也寄托着作者对南方社会中人类艰难生

存处境的关切与担忧。 
纵览国内外学者对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研究，文学评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叙事特征、象征手法以及哥特主义等。例如，王敏琴从“从时间倒错、人称代词所指模糊和无名的声音”

([1]: p. 67)三个方面对小说中的叙事特征及其加以阐释，而顾红则着眼于小说中的修辞手法，认为象征手

法的运用是为了揭露“南方腐朽社会制度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2]: p. 379)二者间存在的冲突。还有

学者聚焦于小说中的哥特主义研究，从弗洛伊德“怪异”概念中的“双重性”切入，进而阐释多层双重

性构建出的“多维度幽灵幻境”能够为读者制造出一种“多层面的怪异感”([3]: p. 127)，其效果比“怪

异”本身更为奇异诡谲。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事实上，福

克纳在小说中以层次丰富的疾病意象，如偏执症、自闭症与疯癫症，向读者揭露了看似平静的杰弗生镇

下潜藏着的异质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的暗流。与此同时，小说中个人的主体异化具有鲜明的社会畸变性指

向，其暗示了战后陷入“迷惘”思潮并被清教主义所侵蚀的病态的美国南方社会。两条叙事主线在疾病

表象的遮蔽之下明暗交织，并峙推进，隐示着社会规约的“满”与主体意识的“空”，揭露出个人在与

社会抗争中的沉默和失语，进一步鞭挞了病态社会对主体的禁囿、规训与迫害。 

2. 主体异化与疾病：《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精神疾病 

相对于身体上的“有形”疾病，福克纳在其文学作品中更倾向于“无形”的疾病书写，即通过精神

医学上的隐疾来刻画人物。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主要描绘了两种病人形象——老

格里尔森的偏执症，以及爱米丽小姐的自闭症与疯癫症，试图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来揭露南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408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沈欣雨 
 

 

DOI: 10.12677/wls.2022.104085 539 世界文学研究 
 

方社会对主体的思想殖民以及对个人主体性的消解。 
作为格里尔森家族的掌权人，老格里尔森是典型的南方男权社会的卫道者，他秉持着清教主义恪守

的温婉淑良、高贵贞洁“女性气质”，一心要将自己的女儿塑造成传统意义上的“南方淑女”。他是家

族权力的中心，却又患有精神医学上的偏执症。这种病人会固执地坚持自己偏颇性的看法，他人的不遵

从可能会激发出患者的敌意心理，甚至攻击性行为。在小说中，老格里尔森偏执地捍卫着南方旧传统，

甚至不惜摧毁女儿的一生，无论是生前死后，都是爱米丽小姐逃不出的精神藩篱。对于爱米丽小姐的童

年生活，福克纳只以叙述者印象中的一幅家族画像淡淡带过：精致温婉的爱米丽小姐身后站着“背对爱

米丽，手执一根马鞭”([4]: p. 45)的严肃父亲。一方面，父亲手中的“马鞭”暗示着由于父亲的偏执症可

能带来的攻击性行为，爱米丽小姐在童年的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受过一些生理上的惩罚。而另一方面，作

者巧妙地以这种“篇幅缺席”来暗示爱米丽小姐童年的空白，在父亲的严格管控下，她没有母亲，没有

朋友，更没有感受过一丝爱意，她只是在南方性别话语的遮蔽下塑造出的观念性的女性身体，是父亲手

中缺乏主体性的提线傀儡。待爱米丽小姐成年后，父亲依旧偏执地秉持着南方社会的性别机制，继续严

格管控着爱米丽小姐的生活与爱情。由于老格里尔森对他塑造出的“南方淑女”甚觉满意，因而他拒绝

了所有上门提亲的男子，导致爱米丽小姐年过三十尚未婚配。而令人惋惜的是，即使在父亲死后，爱米

丽也没有能够颠覆父亲的权威，依旧在壁炉前的画架上端正地摆放着“父亲的炭笔画像”([4]: p. 42)，继

续顺从南方社会加诸在女性身上的种种规训。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老格里尔森接纳并内

化了南方社会中的父权制文化，割裂的性别话语导致了男性的主体异化，福克纳实则试图通过父亲的偏

执症来鞭挞南方社会中失衡的性别机制，以及其制约性标准对女性造成的界定与迫害。 
如果说老格里尔森是南方社会权力机制中的男性“自我”，显然爱米丽小姐就是社会从属地位中的

“他者”牺牲品。在南方社会的规约性标准之下，爱米丽小姐被剥夺了个体主体性，俨然成为性别话语

与种族问题交织的文化场域。在爱米丽小姐悲剧般的一生中，她对刻板的社会规约做出的唯一反叛便是

与“北方佬”荷默先生相恋。作为南方贵族传统的化身，这样违背阶级与伦理的相恋显然是不被世俗所

允许的，但那段时间却是爱米丽小姐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在荷默的“离奇失踪”之后，

爱米丽彻底失去了主体觉醒的源动力，又再次沦为了沉默、消极、空洞的社会存在。实际上，她本应该

是带有精神救赎功能的南方贵族象征，但在权力机制的压迫与爱情的挫败之下，她不仅难以拯救南方人

民的信仰崩塌，还陷入了消极的自我认知，患上了自闭症与疯癫症。她性情大变，变得冷漠无情，不苟

言笑，成为了人们口中“无法接近，怪僻乖张”([4]: p. 50)的“怪女人”。与此同时，她整日闭门不出，

与外界几乎断绝了一切联系，其生命的延续仅靠家中黑奴的帮持。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爱米丽的自闭症

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男权文化下女性遭受的泯灭人性的生活的严词拒绝，只是相比于进行激烈的反抗，她

选择了另一种更为极端的自我隔离的方式，将自己驱逐为南方文明和理性符号之外的边缘人，以此遁入

冷酷现实外的“玫瑰般的”乌托邦世界。 
显然，这个“玫瑰般的”世界便是爱米丽小姐的屋宅里二楼那间上锁的密室，那里悬挂着玫瑰色的

窗帘，摆放着玫瑰色的灯罩，还掩藏着她“永恒的爱人”。为了将荷默永远地留在身边，爱米丽小姐用

砒霜毒死了他，并将他的尸体藏在二楼的密室中，与尸体同床共枕了四十余年。现实的重重压迫带来了

爱米丽小姐精神世界的断裂，因而她选择了“杀人”这样非理性的疯狂行为来挣脱南方传统的层级监视，

并解构南方社会的思想殖民。事实上，疯癫这一精神疾病是人在极端的不自由中被迫采纳的消极选项，

是忧虑和苦痛无法宣泄后的内在转向。具体而言，疯癫症的患者体现了一种对“熟识世界的丧失与陌生

化”([5]: p. 145)，他们无需遵循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同时也被剥夺了主体的存在价值。在小说中，爱米

丽小姐的人生以疯癫症悲惨落幕，这一方面宣告着在荒诞世界与苦痛人生下的心灵解放，另一方面也暗

示着理性意义与主体意识的自主消解。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爱米丽小姐显然是南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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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性群像的缩影，失衡的权力机制与性别话语导致了女性的主体异化。荒诞世界的压迫与生存处境的

苦痛避无可避，因而，她们只能转向自闭症、疯癫症等精神疾病来进行自我放逐与自我边缘化。通过对

爱米丽小姐自闭症与疯癫症的描写，作者深刻地揭示了在南方权力体系之下女性话语权的缺失以及社会

的非理性化趋向。 

3. 病态社会与疾病：《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病源分析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病态而又腐朽的南方社会，小说

中的人物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体系殖民与权力机制捆绑。而实际上，写作文本是一种深受历史语境、

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等现实因素侵染的话语，因此，小说中人物的主体异化实则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

是现实社会的疴疾将疾病叙事带入了作者的写作视野之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福克纳可以被视为“美国南方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产物”([6]: p. 47)，他在对南方

文化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构建出了其具有独特历史面向的文学体系。福克纳幼时生活在美国南方密西西

比州一带，当时的美国南方处于以家庭为核心的农业社会，庄园经济十分繁荣。然而，当南北战争南方

战败后，南方传统价值体系迅速崩塌，南方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与物质家园也在战争的硝烟中化为灰

烬。此时，在揭去“南方神话”的面纱之后，我们能够管窥到美国南方的实质，南方社会表面的繁荣泡

沫之下掩藏着的是非人性的种族主义以及罪恶的奴隶制度。因此，福克纳对待南方社会的态度是复杂而

又矛盾的，这般“归依与逃离”的悖反格局造成了福克纳身份的悬置，这在福克纳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极

为明显的体现。一方面，福克纳对其故乡及南方传统依旧持有一定的文化认同感，因此他以故乡为原型

创作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一系列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部短

篇小说。在小说中，杰弗生镇中的南方人民以南方传统文化为信仰，因而对南方贵族的代表爱米丽小姐

一直持有尊敬之情，免除她的税务，还会将孩子送去向她学习绘画。而另一方面，他也逐渐开始对南方

文化进行反思，尝试揭露出南方传统文化中残酷和非理性的一面。在小说中，当爱米丽小姐与“北方佬”

荷默相恋时，杰弗生镇中的南方人民宁愿传言说爱米丽小姐是继承了格里尔森家族的疯癫症，也不愿意

相信南方传统文化的“化身”会与北方人有所勾结。由于主体性的缺失与信仰的危机，他们紧紧地抓住

爱米丽小姐这最后一根精神上的“稻草”，这也暗示着当时南方人民在价值体系崩塌后而陷入的“迷惘”

思潮。与此同时，在这历史责任的重压之下，爱米丽小姐最终只能以疾病为突破口，试图逃离这残酷而

又荒诞的现实世界。福克纳借老格里尔森和爱米丽小姐的精神疾病以及爱米丽的悲剧性命运对战后病态

的南方社会进行解构，积极询唤着南方文化与社会现实的接轨，以及美国精神世界的重塑与回归。 
事实上，南方种植园社会不仅催生了罪恶的奴隶制度，还推动了以男性权威为核心的社会体制的建

立。在南方种植园的经济模式之下，男性要负责庄园的种植以及家庭的全部收入，是家庭的领导者，更

是南方社会的权威标杆。为了巩固以男权为核心的价值符号体系，当时的南方社会几乎切断了女性通向

教育与职业的所有道路，同时在思想层面为女性量身打造了许多的“女性神话”，试图将女性的社会生

存空间完全限制在家庭之中。在这样畸形的社会话语规训之下，女性自然而然就被排斥到驯顺沉默的客

体地位。与此同时，由于清教徒向美国的移民以及新教教义对南方奴隶制的支持，新教势力在美国南方

迅速发展，很快便成为了南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势力。作为新教文化的核心要素，清教主义也对

南方社会以及南方人民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观念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清教主义信奉原罪说，压抑人的

欲望，并攻讦世俗的享乐。由此可以看出清教教规对普遍人性的要求已然十分严格，而实际上，其对于

南方女性的桎梏却更为苛刻。清教主义秉持着“男尊女卑”森严的等级制度，将其作为上帝的意指，并

依此设立了所谓的清教主义“妇女观”。它苛求女性的淑良、贞洁与顺驯，因而“顺从丈夫，忠于家庭”

便成为了女性唯一的社会准则。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同样刻画了一个性别机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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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病态社会。在小说中，以爱米丽小姐为代表的南方女性普遍处在权力体系的双重压迫之下，她们一

方面顺从着男性社会的层级监视，另一方面又主动内置化这种监视，将其作为女性本身的制约性标准来

绝对遵从。此时，作为被边缘化的“他者”，南方社会中女性的主体性已经被逐渐消解，同时她们的社

会性存在也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最终凋零于一片无序、拼贴的男性话语之中。 

4. 文学警示与疾病：《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疾病叙事的意义 

20 世纪初是美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它见证着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割裂与

转轨。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医疗手段也迅速发展，这就将疾病逐渐引入了文学创作之中，成为其中一个

重要的叙事要素。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的疾病叙事则更倾向于精神疾病的书写，

他以现实语境为基础，致力于表现人物间的多层次冲突以及病态社会对人性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害。那

么，福克纳是如何以疾病重构自己的文学意义世界，疾病又是如何瓦解人性的层层幻象，并解构个人间

以及个人与社会间的关系呢？ 

4.1. 情节意义：悲剧氛围下个体的对抗结构 

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围绕疾病这一叙事要素主要建构了两组对抗结构，即病

态个体之间的对抗以及病态个人与病态社会之间的矛盾。福克纳首先将群体之间的纽带割裂，将小说中

个体之间的对抗结构安排在两个“病人”，即老格里尔森与爱米丽小姐之间。在清教主义“妇女观”的

侵蚀下，老格里尔森的思想意识被格式化，为了将女儿“雕琢”成“南方淑女”的典范，不惜毁了爱米

丽小姐一生的幸福，而爱米丽小姐在父亲的绝对管控之下，只能通过疾病转向来乞求半刻的自由。不仅

如此，为了激化人物之间的矛盾，福克纳还刻意将两个冲突的人物安排在那幢封闭的“四方形的白色木

屋”之中，在这般狭小而又禁闭的空间之内，病态的爱米丽小姐根本无法逃脱出去。即使在生活中她的

肉体可以短暂逃离，但她的灵魂却被永久地囚禁在父亲为她打造的父权制“金屋”之中，这种人物的窒

息与绝望感更为小说增添了几分凄凉的悲剧色彩。而事实上，父女关系本应该是社会关系中最为亲密的

一种，福克纳刻意异化这种社会关系，使之成为小说中剑拔弩张的对抗结构，实则也在暗中鞭挞病态社

会对人性的泯灭以及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篡改与破坏。另一方面，在这种无尽的绝望感的驱使之下，爱米

丽小姐妄图与整个病态的社会对抗，她剪掉了长发，又违背阶级与北方工人荷默相恋。但令人惋惜的是，

荷默并非以真心相待，爱米丽小姐爱情的凋零也暗示着她与世界的对抗再次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在小

说中，对抗首先表现为病态个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再逐渐拓深为病态个人与病态社会之间的僵持与对

抗，但在当时的南方社会中，这种对抗是无力而又消极的，这也注定了爱米丽小姐悲剧性的人生收场。 

4.2. 道德意义：社会镜像下冷漠的群体画像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众多现代性疾病接踵而至，病人需要的是现代医疗手段的外部帮持以及人际

关系网络的内在支撑。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借叙述者之口表达着杰弗生镇上的南

方人民对爱米丽小姐的尊敬与爱戴，但实则却为读者刻画了一幅冷漠而又病态的“看客群体”画像。在

小说中，杰弗生镇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偏远小镇，人口的稀少带来了小镇居民之间的熟稔，而作为南方传

统化身的爱米丽小姐自然也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在爱米丽小姐幼时，人们的确觉得老格里尔森对

爱米丽小姐的教育和管控太过苛责，但为了南方“贵人举止”的有效传承，大家都不约而同选择缄口不

言。待爱米丽小姐与荷默相恋时，小镇中的居民无人为她找到了爱情与自由感到高兴，他们只是觉得高

贵的南方血统遭到了玷污，认为她是“全镇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坏榜样”([4]: p. 48)，并迫使浸礼教牧师

和她的两位堂姐妹前往劝说。即使当爱米丽小姐前往药店购买砒霜时，小镇中的南方居民也只是在背后

散布爱米丽要自杀的传言，再不痛不痒地念叨几句“可怜的爱米丽”以映照自己人性化的一面。秉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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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看客心理”，没有人前往阻止爱米丽小姐的“自杀计划”，他们甚至在暗中庆幸自己引以为傲

的南方传统象征能够以这样贞洁而又高贵的形式死去。福克纳将小镇中的群体关系极端化，致使其中相

互独立的个体在本能的驱使下只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病态的人际关系之下掩盖的是群体关怀的消逝以及

传统道德的泯灭。此外，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实则是南方社会的现实镜像，它消泯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

限，达成了文学层面与现实层面的二元重叠。 
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借助疾病叙事为读者呈现出了一种隐喻性的真实，每一

处人物的刻画以及情节的安排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指向。此外，各种疾病元素的融入加强了小说的现代

性属性，突出了病态社会对主体的异化，以及女性他者处在社会边缘时的绝望、割裂与挣扎。与此同时，

小说中病人群体的悲剧性命运也传递了福克纳对南方病态社会中人类所处的“精神荒原”和“思想殖民”

的焦虑与担忧，这种异化危机也唤起了读者对个人与社会、生命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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